
种子爆裂的声音

一粒青稞的沉默
仿佛是对一场农事的祭奠

时间改变不了它的形状
萌动的心却被雪收藏

与春风一起启程
在一滴雨中苏醒

阳光下饱胀的青春
与一条蚯蚓交换欣喜

为何忘了，钟爱你的主人
在泥土深处倾听你爆裂的声音

像青草一样呼吸

依然是这条路，遇见春天
熟悉的事物，就有了新色彩

顶着粗糙的树身，那棵老柳
一树细丝，在微风中
散作绿云，柔软如我的心

残留的枯黄里，小草重生
青翠鲜亮，野花跟着它的节奏
播撒缤纷

这些曾经的旧物，在春天
再次让我爱意充盈
远去的一些回忆，也开始鲜亮
草一样，呼吸清新

烟囱

念及你，“心中的潮就涨了”
村庄，鸡鸣，晨曦，黄昏
堆满麦草的厨房
母亲忙碌的身影

这些名词营造的场景
被岁月洗劫了无数次
此时，在一缕意念的
青烟中，一点点回归

那些清贫的烟火
烙在心上的印痕
依然，一捻就暖

旧日历

一页纸，从书中走出
那年，那月，那天，那时
沉沉的黄，散出悠悠的烟草香

一支笔，在父亲手里不安分地
左摇右晃
拿惯了铁锹的手，笨拙地
让一个“人”
站在一页日历纸上

一生只写一个字
笔迹歪斜，不太周正
与他的正直
有了太大的落差

风语

闭上眼睛
想象自己是一缕风
满怀生命的物语

天阔地大
谁都可以成为安静的倾听者

可以，踮着脚尖
走过琴键。曲调温婉
天地间，流泻
爱的小夜曲
每一个音符，都带着甜糯
幸福，每一个相爱的人

可以，与一朵花交心
诉说她的欢愉，哀伤
与一株草一起，
携着阳光的暖意，轻轻起舞
草木之心，只愿一切卑微
的生命，都平安喜乐

隐去骨子里那些粗暴的元素
比如寒冷，比如暴戾
只把温情，赠予人间
吹暖凉了的人心

小满

这个时令，谷物蓬勃
一个身影，背着初夏的风
从心上走过

瘦小的身躯
常常隐于一亩麦子的茁壮
只有你眼里的光，在渐渐
饱满的麦穗里饱胀

藏起生活给的那些苦
像庄稼一样
顺迎季节，做了时光的顺民

心怀善意，那些不圆满
就成了远方的一个逗点

此时，月半圆未圆
我在一幅葳蕤的麦田画里
抚摸你的过去

只此青绿

青春饱满，软毫
提起江山千里锦绣
叠叠峰峦，重重沟壑，万千江河
在丝帛的流动里
百转千回

石头营造的旖旎，来自
地腹深处
在时光中攀缘千年，依然
眉目清秀，像一位长情的女子
恒定的青绿，是一眼千年的证词

情愿是误入江山的一名隐士
自然入画
远山，近水，曲径，云渺
渡口，轻舟，小桥，秀峰
都在一帧古典里重逢
还原山水原有的样子

一抹青绿，想象中的想象
在一支笔的提顿里
走出九百年的烟云
轻轻说着一段水墨光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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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今年 6 月 22 日就九岁
了。”这是冶忠英的微信留言。因
为不懂手语，和冶忠英的“交谈”
只能通过微信进行。

在青海宝恒绿色建筑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冶忠英一直在
埋头干活，脸上不时有汗珠滚落下
来。车间很大，制作窗户的玻璃、
铝合金等材料在地上堆积着。冶忠
英正在切割窗框，火花不时围着他
飞舞。

他终于看到对准他的镜头，下
意识地躲避了一下，继而微微一
笑。给他打招呼时，他也是以微笑
作答，旁边的工友说，他是一名聋
哑人。

36岁的冶忠英老家在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巴州镇上宣村，这也是
他在微信上留言告诉我的。刚出生
时冶忠英是健康的，在他还不记事
时，一次重感冒改写了他的一生：
去诊所打完针后就成了聋哑人。在
青海农村，在那个年代，这种例子
并不鲜见，国家级非遗项目下弦的
传承人刘延彪也是在两三岁时打了
青霉素变成了盲人，成名后的他被
人们称作“青海阿炳”。

落下残疾的冶忠英注定要比常
人多一些坎坷和磨砺。记事后，他
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其他孩子背着书
包去学校上学，他多么渴望也成为
他们中的一员，但现实却是如此残
酷！有很多次他偷偷躲在学校的院
墙外，侧耳倾“听”孩子们的琅琅
读书声。

命运终于眷顾到这个农村孩
子，冶忠英 12 岁时，终于有了上
学的机会，只身前往省城，走进
了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一年级的
教室里。

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于1984年
筹建，是一所集视障、听障、智障
三类残疾人教育的学校，设有小
学、初中、中专三个层次和全省残
疾人职业技术教育、特教师资培训
于一体的全日制、寄宿制综合性残
疾人教育学校。办学半个世纪，至
少有上千名残疾人在这里毕业并走
上工作岗位。

冶忠英非常珍惜这次上学的机
会，在老师的耐心讲授下，他学会
了拼音、汉字，否则现在都无法通
过微信和别人交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青海农村
经济还非常落后，和众多农村家庭
一样，当时冶忠英家也可以用“极度
贫穷”一词来形容。父母常年病魔缠
身，家里的重担只能由他和哥哥承
担。13岁从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毕业
后，冶忠英就踏上了打工之路。

13岁，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多么

阳光灿烂而又稚嫩的年龄，可对冶
忠英来说，13岁的他就已经是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建筑工地、车
站货场上都曾出现他劳碌的身影。

冶忠英东奔西跑打工的生涯终
于有了转机。青海宝恒绿色建筑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前，在民和
县有一间制作窗户的小作坊，别看
是小作坊，因为比较专业，客户源
源不断，冶忠英在这里找到了一份
稳定的工作。当青海宝恒落户海东
工业园区乐都工业园时，冶忠英也
跟了过来，成为一名产业工人。

收入比之前相对稳定，整个人
也觉得安稳。2014年，经人介绍他
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妻子给他生下
一双儿女，最终还是离他而去，孩
子只能由年老体衰的父母照顾。

“31 号晚上下班后我就要回家
了，明天请了一天假，陪女儿一起
去学校参加演出。”“六一”儿童节
就要到了，冶忠英坐上了回民和的
班车，自身的经历一再告诉他，不
能让孩子受委屈，要尽最大努力给
孩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生活环
境，这才是他的幸福源泉。

“我从小喜欢打篮球，也参加
过很多比赛，拿过很多奖，因为家
里实在太困难了，我不得不放弃了
自己的梦想。”冶忠英留下这些只
言片语后和我们暂时告别，他希望
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够到他家里去
做客。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曹世军和冶忠英的体格完全

不同，冶忠英看上去非常壮实，
有点“型男”的感觉，而曹世军
偏瘦，一副柔弱的模样。不过曹
世军和冶忠英一样，也是一家六口
的顶梁柱。

从乐都城区前往芦花乡营盘湾
村，一路惊险无比，弯弯曲曲的挂
壁公路就像一条飘带，在浑厚的大
山间随意飘荡，山上的植被稀稀拉
拉，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植被。

这里被称为乐都区的下北山，
层层叠叠的山头一望无际，沟壑纵
横中，偶尔有那么几个村落散布在
山坡或沟底。曹世军就生于此、长
于斯。

都说靠山吃山。可这里的山全
部是由厚厚的黄土堆积而成的，根
本没有什么可“吃”的地方，种在
这 里 的 庄 稼 成 不 成 都 要 靠 “ 天
意”，风调雨顺时每家每户的地窖
里还能存上一些土豆，吃上一个冬
天，如果遇到干旱少雨的年景，饿
肚子都有可能。

“走出大山”成为一代又一代
下北山人的梦想，尤其是改革开放
后，不少下北山人走出大山，或去

务工，或从事餐饮等，为摆脱贫困
而不懈奋斗。2018年，在脱贫攻坚
的号角声中，地处下北山的芦花、
马厂等乡整体易地搬迁至乐都城区
梦圆居安置小区，终于了却了当地
群众挪出“穷窝”的夙愿。

曹世军从小就爱仰望天空，白
天放羊时躺在山坡上张望蓝天白
云，他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只鹰，
能够自如地飞越大山，去自己想去
的地方。晚上，躺在土坯房顶看星
空，他希望自己就是那颗最明亮的
星星。

长大后，曹世军终于走出大
山，但他没有鹰的自由自在，也没
有星星的深邃惬意，他要靠勤劳的
双手填饱肚子、撑起一个家。小
工、泥瓦匠、粉刷匠等等，他都干
过，在建筑工地干久了，头脑活络
的他拉起一支小队伍，当起了“包
工头”。说是“包工头”，还不如说
是“牵头人”，曹世军的主要工作
就是揽活，找到活大家一起干，最
后他挣的不过是自己干活的那一份
辛苦钱，好的时候一年能挣个七八
万元，但这几年活少，靠出苦力挣
钱也没那么容易了。

四年前，曹世军在“包工头”
的岗位上“光荣退休”，进入青海
宝恒上班，他的手艺没的说，日薪
能拿到 280元，一年算下来不比当

“包工头”少，最主要的是收入稳
定，不用东奔西跑去找活。

“我都 42岁了，也该过个安稳
日子了。”为了孩子上学，曹世军
早已在乐都城区买了房子，每天上
班下班，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工
薪族。

同样的故事也在吴登海身上发
生，只不过脚本作了一点修改。

乐都区岗沟街道熊沈家村地处
城乡接合部，湟水从上游汹涌而
来，看似没在这里停留，又向下游
汹涌而去，实则将携裹的部分泥沙
沉淀在这里，给亿万年来冲刷出的
乐都盆地带来肥沃的泥土，土壤类
型以栗钙土和灰钙土为主，有机质
丰富，物理性状良好，加之地下水
资源丰富，很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因此，沿湟一带紫皮大蒜、大樱
桃、长辣椒等成为乐都响当当的农
产品品牌。

就拿乐都长辣椒来说，皮薄、
肉厚、香辣适中，品质好，非常受
消费者的喜爱。乐都辣椒种植历史
悠久，长辣椒是 1986 年左右以碾
伯牛角椒为母本，以猪大肠辣椒
为 父 本 ， 采 用 有 性 杂 交 选 育 而
成。经检测，其干物质为 9.49%，
比山东辣椒高 4.49%；每 100 克中
辣色素含量为 0.05 毫克，比山东

辣椒高 0.02毫克；每 100克中维生
素 C 含量为 109.3 毫克，比山东辣
椒高 47.3 毫克。乐都长辣椒由此
获得诸多荣誉：1995 年，乐都长
辣椒在全国农展会上获得银奖；
2005 年，乐都长辣椒在青海省农
展会上被评为“青海省高原特色
农畜产品展示会农产品”； 201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批准
对“乐都长辣椒”实施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保护。

乐都大樱桃、乐都紫皮大蒜同
样也都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说了这么多题外话，是想证明祖
祖辈辈生活在熊沈家村的人们能够因
地而富，可事实并非如此。吴登海一
家四口人，在村里只有8分地，土地
再肥沃也不可能种出金疙瘩。

没办法，为了养活一家老小，
吴登海只能去打工，并学会了做木
工。四年前，他终于结束了朝不保
夕的打工生涯，成为青海宝恒的一
名产业工人，他的木工手艺在这里
也得到充分发挥，制作绿色建筑产
品的模具几乎都出自他的手。

在青海鸿利通金属科技有限公
司，企业绿色发展带动就业的故事
也在同步上演。

马尚林，53岁，家住乐都区高
庙镇马家村，小时候家庭困难，早
早就外出打工，主要干装卸工，那
时装卸一吨货物4块钱，他一天装卸
5吨，能挣20块钱，装卸的货物主要
是滑石粉、水泥等，可以说是又脏
又累。好不容易攒下点钱，26岁才
娶上媳妇，如今年纪大了，瘦弱的
他再也干不动体力活了，就来厂里
干起了保安，有了一份稳定的收
入。

邹金花，乐都区洪水镇阿西村
人，汤阿高载能工业集中区就在她
们村子旁，来厂里干活可以说是近
水楼台先得月，老公李兆海是电
工，在村里也是个有技术的人。邹
金花来厂里一年，也学到了一门

“技术”——操作炼钢炉，只见她
手拿遥控器，在她的遥控下，炼钢
炉就像是一只只温顺的绵羊，出
炉、倒铁汁、回炉一气呵成，比她
绣花还娴熟。

庞元存，家住民和县川口镇史
纳村，兄弟四个，一个开推土机，
一个在跑私家车，还有一个开起了
洗车行，他在厂里感觉还算稳定一
些，只要下力气就能有饭吃……

一个个名字，一幅幅面孔，也
许用不了多久就会让人淡忘，因为
他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他们融
入其中的新时代，不自觉间融入其
中的绿色产业，终将会在人类历史
上留下辉煌的一笔！

一群人，一件事
——来自海东市绿色发展一线的系列报道（四）

□青茉莉

就像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
走到一起一样，热与冷这对“冤
家对头”，在文字里很早以前就
走到一块儿了。“冷嘲热讽”“知
冷知热”“热胀冷缩”像这样的
还能举出很多。

热与冷相遇的上升和下降的
剧烈运动，言辞激烈的碰撞和切磋
中擦出了“火花”——风诞生了。

这个怪诞的孩子，来无影，
去无踪。一脚在天上，一脚在地
下，颠三倒四，毫无章法可言。
忽而在树梢上颤动，忽而在暗夜
里低声呜咽，忽而在草尖上站
立，忽而在房檐上窥视，忽而在
电线杆上打着口哨。待你驻足细
看，它俏皮地掀掉你的帽子，扬
起你的头发，甚至恶作剧地扬了
一把沙子，当你忙不迭地揉着眼
睛时，它站在远处窃窃地笑。

没有谁见过它长什么样儿，
它是拂在脸上时那股爽滑的凉，
跑过山坡时扬起的那一抹尘，树
冠上滑过时那声“哗啦哗啦”的
笑声，田野里越过时那起伏的麦
浪，湖面上掠过时漾起的涟漪，
大海上奔过时涌起的波浪。

它的性格十分怪异，温顺时
如恬静矜持的少女。如果谁惹了
它，它有一身的“驴脾气”。上房
揭瓦，摘叶断枝，扬起的沙尘把世
界搅得一片混沌。它暴怒的时候，
在大海上发飙，天摇地动，波浪翻
滚，涛声震天。有时闯进城市乡
村，横冲直撞，毁坏农田，拔树倒
屋，祸害百姓。

它的体温很奇葩，大概是继
承了它父母的基因吧。忽而热，
忽而冷。这种“复合型”的体
温，热时热得热血沸腾，大汗淋
漓；冷时冷得牙齿打颤，浑身发
抖；有时忽热忽冷，反复无常，
没有定数。

风的怪诞和桀骜不驯并不是
一无是处。

越来越多的沙漠、草原、大
山架起了风力发电机。那慢悠悠
的叶轮，看似漫步不经心，它的
大脑却转得很灵活，把风能转换
成电能，输送到电网中，掀起一
股能源革命的新潮。

村巷里家长里短的闲言碎
语，最喜欢驾上风的飞船，村头
说的一句话，一瞬间就传到村

尾，经过风的添油加醋，已面目
全非。“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
里。”说的是坏消息像风一样传
播。但也不尽然，儿子考上公务
员那年，我尝到了消息传播的厉
害。录用通知书刚进家，乡里的
公交车上已吵得沸沸扬扬。“你
家的娃娃考上公务员了？”远在
广州的朋友也打电话连连祝贺。
我一脸的惊叹，看来好事不仅会
出门，而且也会传千里呢。

风的快速传播不仅被当作话
语的飞船，连一些会议也和风沾上
边。有一种会叫“吹风会”，意思
是事先放口风，发布重要讯息、阐
释政策，或预告一些活动等。

风力有大有小。大风一行千
里，扯起一缕长风，或擎起一面
旗帜，奋勇前进。它有长久的耐
力和连续作战的能力，从一而终
的决心和信心；小风如喃喃燕
语，窃窃私语，吹面不寒，这是
小家碧玉，只有在花前月下、闺
房里、或人的耳际边吹拂。

一阵风是风的短命者，看似
声势浩大，大有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气势。但是迈不了两三步，被

草木屋舍，河流山川阻止，渐渐
泄了气，减缓步伐，到最后无穿
缟之力，衰竭而亡。

平地生风，这不是笑话，枕
边风就是。有时很温柔，有时很
凌厉，有时柔中带刚，长此以
往，耳濡目染，到底会吹进心
里，甚至吹灭人生美好前程。

耳旁风是最没价值的风。左
耳进，右耳出，置若罔闻，我行
我素。

风会吹进人们的心里，体现
在行动上。有一种人，走如风，
站如松，坐如钟；有一种人说干
就干，雷雨风行，不拖拉，不搪
塞，不推卸，有责任，有担当。

风和气连在一起，就是风
气。家庭风气，单位风气，社会
风气。良好的家庭风气是社会风
气的组织单元。良好的社会风气
是人类走向进步文明的阶梯。

风不是单独存在的，风是云
的家，云是风的外衣。风云变幻，
跌宕起伏；风是没有尽头的缟素，
雨是书写在上面的象形文字。风雨
构成坎坷曲折复杂的人生，构成社
会的沧海桑田和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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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国学

像青草一样呼吸像青草一样呼吸（（组诗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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